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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别悬泉置，车辆行驶在柳格高速。落日余晖

漫过无垠戈壁，车影在黄沙之上缓缓拉长，如同信札

文末沉凝厚重的收笔。

《元致子方书》全文 322 个字，现藏于甘肃简牍

博物馆。我们一路行至它的出土之地。在那里，如

尘封千年的“时间胶囊”徐徐开启，跨越两千年光阴，

我们看见了写信人“元”和他的烦恼：屯戍生活清苦

困顿，物资匮乏、音信难通、故人远隔无从相见……

繁巨的公务又亟待置办一双质地精良的皮鞋、五支

好笔，久等友人回信却杳无音讯，真是焦灼难安。

信中，“元”虽有事相托、恳切求助，更多笔墨却尽

诉自身生计窘迫。“苦道子方发，元失候，不侍驾，有死

罪”，寥寥数语道尽他未能送别“子方”的愧疚不安，也

令此番求助更难开口；“子方知元数烦扰，难为沓，幸甚

幸甚”，字字吐露心底期盼，惟愿“子方”能体察自身万

般难处、勿加怪罪；反复落笔“元伏地再拜请”“元伏地

再拜再拜”，谦卑恭谨、殷殷恳切之情跃然而出。

书信当年是否送达“子方”手中，我们早已无从考

证。可这封帛书，仿佛镌刻在河西走廊恢宏史卷上的

一枚细微指纹，在屯戍耕耘、驿骑往来的叙事里，让我

们温情触摸到一名基层工作者真切的生命印迹，也让

厚重史书，生出几许人间温度与鲜活心跳。

这，恰是这笔文化遗产弥足珍贵的缘由所在。

白永萍

藏在一封帛书里的千年温情

七月的河西走廊，烈日灼烤着无

垠的戈壁。汽车驶下柳格高速，转入

新修的榆林窟至悬泉置旅游公路，视

野尽头，一座与戈壁颜色、地貌融为

一体的建筑匍匐于大地——它形似

深深的车辙印痕，由我国著名建筑学

家崔愷指导设计，这便是悬泉置文化

展示中心。显然，建筑本身，已是对

丝路意象的一种宏大叙事。

跟随悬泉置遗址景区讲解员王

佳晖步入文化展示中心，“千年丝路·

悬泉见证”的脉络徐徐展开。百余件

汉简、生活器物静静陈列，《康居王使

者册》《过长罗侯费用簿》等简牍（复

制品）无声诉说着丝路往来的繁忙。

行至一处展柜前，王佳晖指着

墙上的一件帛书复制品，认真地介

绍道：“悬泉置出土的文物中，有一

件极为特殊——国内现存字数最

多、保存最完好的汉代私人帛书信

件，《元致子方书》。”

这封信里，戍卒“元”向远在故

乡的友人“子方”絮叨了五件琐事：

代买一双鞋底要厚、穿着舒服的牛

皮鞋子；置办五支好用的毛笔；替同

事“ 郭 营 尉 ”买 条 鞭 子 ，要“ 善 鸣

者”——也就是声音响亮的那种；若

方便，代他探望友人“次儒”及其家

人；最后，为朋友“吕子安”刻一枚

“御史七分印”规格的龟钮印章。信

的末尾，他郑重落笔：“唯子卿必定之……”

“这封信中，呈现的全是人间烟火。”王佳

晖解释道，“但它恰恰证明，丝绸之路上流动

的，不仅是国家使团与大宗商品，还有这些细

微的个人需求与温情。”

这封信出土于 1990 年至 1992 年那次震

惊学界的考古发掘。彼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的专家们，在这片名为“吊吊水”的戈壁滩

下，清理出一座边长 50米的方形院落遗址，出

土文物7万余件，其中汉简就达3万余枚。

“当年打开探方时，我们都惊呆了。”曾参

与早期发掘工作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

员何双全回忆道，简牍层层叠叠，像是两千年

前的档案库被整体封存。除了公务文书、律

令、簿籍，还有医方、历谱乃至识字课本《仓颉

篇》残片等。“悬泉置，就是一部埋在地下的汉

代边疆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正是这些“百科全书”般的记录，让模糊历

史渐渐清晰。一枚《悬泉里程简》，详载了从武

威到敦煌 14个驿站的名字与间距；另一枚《居

延里程简》，则勾勒出从长安到张掖的驿路图。

将这些坐标连接起来，一条穿越河西走

廊、连接长安与西域的汉代官方驿道主干线，

便跃然纸上。何双全说：“这是丝绸之路真实

存在且被高效管理的最有力实证之一。”

而最令人称奇的发现，莫过于书写在院落墙

壁上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

这份颁布于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诏书，

被学者誉为“中国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孟春，禁止伐木；季夏，毋敢害雏鸟幼

兽……”王佳晖指着复原的诏文，“它依照四

季月令，对林木、水源、动物、土地资源保护做

出了具体规定，蕴含着‘以时禁发’‘用养结

合’的古老生态智慧。谁能想到，在遥远的边

关驿站，帝国的环保政令也被一丝不苟地誊

写在墙上，督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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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简牍文书是历史的骨骼，那么其间

浮现的人物，便是赋予其血肉与温度的灵魂。

在悬泉置，一个名叫“弘”的置啬夫（驿

站长官）跨越简牍纪年，守护这道通往西域

的咽喉要道长达至少二十年。

“多枚汉简里都提到了‘弘’。”悬泉置遗址

景区讲解员王梦说道，“从汉宣帝元康三年到汉

元帝初元四年，他几乎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献

给了这座驿站。我们不知道他的全名，但从简

文看，他勤勉、细致，经手了无数次重大接待。”

甘露二年（公元前 52年）的一枚简牍，记

录了悬泉置接待史上规格极高的一次：年迈的

冯夫人冯嫽持汉宣帝所赐旌节，作为正式使者

出使乌孙。简文记载，上级鱼离置发文给悬泉

置，要求调配十匹驿马供冯夫人使用，并供应

“大麦卅二石七斗，茭廿五石二钧”。另一简则

提及，为护送冯夫人及破羌将军辛武贤一行，

官府甚至征调私马补充驿马，因路途遥远，马

匹疲极倒毙，还需专派骑士沿途寻找。

“冯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正式记载的女

外交家。”王梦说，“她本是解忧公主的侍女，凭借

胆识与智慧，周旋于西域诸国，平息乌孙内乱，被

汉宣帝封为持节使者。简牍上密密麻麻的物资

调配文书，字里行间藏着一位传奇女子万里出

使、为国奔走的身影，也记录着‘弘’这样的基层官

吏为确保使者团顺利通行所做的繁琐保障。”

接待，是悬泉置的核心职能之一，其礼

仪之周密，等级之森严，令人叹服。遗址出

土的“费用簿”显示，不同级别的官员享有不

同的伙食标准。一份账单记录，酒泉郡沙头

县县长一行路过，县长本人可免费就餐，而其随行的

八名大夫吃饭花了八十钱，五名仆从则自带口粮，只

花了十五钱购买葱、酱等调味品。

“十三人的伙食费分摊得一清二楚。”王梦笑道，

“汉代公务员的差旅报销制度，是相当严格的。”

龟兹王绛宾偕夫人弟史（解忧公主之女）入朝途经悬

泉置时，驿站以最高规格接待：主卧设宽大床榻、悬挂精致

帷帐，内室另设四床，门道口还专设贵宾席位。击鼓迎宾

的礼制也有明确规定：持节使者至，击鼓二十五通；无节使

者，十五通；长史，八通；守丞，六通；普通官吏，仅三通。鼓

声穿越戈壁，宣告着来客的尊卑与使命的轻重。

“弘”和他的同僚们，便是在这日复一日的击鼓

声、算盘声、马蹄声中，维系着这条帝国信息与人员动

脉的畅通。他们查验过往者的通行证，安排食宿车

马，照料病患，管理着数匹登记了身高、年龄、毛色的

驿马，并时刻准备应对如于阗王率 1074人庞大使团过

境这般的超级接待任务。

丝绸之路，不只是浪漫的诗与远方。悬泉置的简牍

告诉我们，它还是由无数像“弘”这样的基层工作者，用日

复一日的琐碎、严谨甚至枯燥的劳作铺就的。他们，是帝

国的毛细血管，确保了文明交流大动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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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悬泉置文化展示中心，

乘坐景区的接驳车，前往五公里

外的悬泉置遗址本体保护区。

道路略显颠簸，驾驶员师傅一边

稳稳握着方向盘，一边解释道：

“文物保护法对遗址周边的建设

控制地带要求很严，不能对原始

地貌造成任何破坏。”

车窗外，祁连山余脉三危

山赤红色的山体连绵起伏，苍

凉而壮阔。

遗址区一片空旷，出于保护

的目的，考古发掘后的遗址已精

心回填，深埋于这片曾服务了二

百余年的土地之下。唯一的地

面指引，是那条通往峡谷深处的

砂石路。沿砂石路尽头停车点

步行约一里，潺潺水声渐渐入

耳。转过一个弯，一泓清泉从山

崖涌出，汇成一汪浅潭——这便

是滋养了悬泉置两千年的悬泉。

泉水清冽，周边顽强生长着

罗布麻、芦苇与胡杨。唐代《沙

州都督府图经》对此有准确记

载：“悬泉水，在州东一百三十

里，出于石崖腹中……人马多

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

少。”如今实测距离敦煌市区恰

好 60 余公里，与古籍记载完全

吻合。关于它的传说则更为动

人：相传汉武帝时，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

凯旋，大军至此焦渴难耐，李广利以佩剑

刺山，泉水竟应声涌出，解了全军之困。

“这眼泉是方圆几十公里内唯一的稳

定水源。”悬泉置遗址景区相关负责人李

亚宁说，“正是它，决定了悬泉置建设的选

址位置，也见证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

绝于途’的丝路盛景。”

从悬泉折返，我们又回到悬泉置遗址景

区。景区依据考古资料情景再现了“悬泉坞

堡”的驿站格局。这是一座50米见方的院

落，功能分区明确，井然有序，体现着汉代国

家治理的精细与严密：北墙下一溜屋舍是

“办公区”，书佐署、令史署、邮驿署、置啬夫

署、督邮署……当时，文吏在此处理浩繁公

文；西墙下的“传舍区”，还原了接待解忧公

主、冯夫人、龟兹王等曾下榻的房舍；南墙下

则是厨啬夫管理的“厨区”。院子中央，立着

几面大鼓，无声诉说着当年的迎宾礼制。

在“邮驿署”，记者见到了文创制作的汉

代“封检”与“木楬”。悬泉置遗址景区讲解

员石雯婕作了演示：将写有文书的木牍用绳

子捆扎，盖上“检”（木板），在绳索结扣处敷上

泥，盖上印章，即成“封泥”。“如果泥封破碎、

印文模糊，就说明文书可能被私拆。”她解释

道，“这是最早的邮件保密封装技术。”

如今，古老的驿站迎来了新的使命。

悬泉置遗址景区由甘肃省公交建集团所

属甘肃新发展投资集团与敦煌市联合打

造，总投资 3.09 亿元。它不仅是文化遗

产保护展示区，还创新性地融合了高速公

路服务区和游客服务功能。景区入口处

的“悬泉街市”，设有简牍书屋、主题邮局、

特色餐饮等业态，丰富了游客体验。

“我们不仅仅是重现了一座古老的遗

迹，而是激活了一段生动的历史。”李亚宁

表示，“通过沉浸式剧场展陈、角色演绎、

研学体验，我们想让游客尤其是年轻人，

感受到历史的温度。知道这里不仅有过

‘弘’这样的基层官吏，还有过解忧公主的

乡愁、冯夫人的英姿、龟兹王对中原文化

的向往，以及无数商旅的奔波。”

夕阳西下，给矗立在戈壁上的悬泉置

文化展示中心“车辙”造型镀上一层金

辉。“车辙”的一端指向东方，那是长安的

方向；另一端伸向西方，那是辽阔的西域。

2026 年 3 月，悬泉置遗址被交通运

输部和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交通运输代

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从汉代的邮驿

枢纽，到今天的文化地标与交通节点，它

的内核始终未变：连接与沟通。

昔日驿马扬起的尘埃早已落定，但新的

“驿路”——文化的传承之路、精神的连接之

路，正从历史深处延展而来，通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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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悬泉置两千年的悬泉。

悬泉置遗址景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悬泉置遗址景区提供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期间，中外

汉学家在悬泉置文化展示中心参观。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第二十二届深圳文博会上，宾客在

甘肃展馆了解简牍背后的历史故事。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国外汉学家体验简牍书写。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敦煌以东，戈壁深处，一眼清泉汩汩流淌了两千年。

泉水之畔，一座汉代驿站静卧于黄沙之中，数万枚汉简封存

着丝路往事——这就是悬泉置，丝绸之路上唯一经过系统考

古发掘的汉代驿站遗址。

昔日的悬泉置，是大汉疆域西端至关重要的邮驿枢纽之一，是

使者、商旅、戍卒眼中象征补给与安全的“绿洲灯塔”。斗转星移，

漫漫黄沙掩埋了昔日的夯土院墙、车马厩舍与成堆简牍，却始终掩

埋不掉丝路文明的悠远回响，磨灭不了古驿站承载的历史文脉。

2014年，悬泉置遗址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

一处遗产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25 年 8 月，以该遗址为核心打

造的悬泉置遗址景区正式运营。这座沉睡了 2000余年的驿站，也以一种

崭新的姿态，再次向世人敞开怀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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